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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要由他来引导大众，世界才能走向合理的、理想的境界。
庸众意识不可信服，庸众数量不可盲从，从庸众中“越界”出来的人物也是不可认同的。如
上述，权力、金钱、美女，是中国“阿Q似的革命党”的“革命”目的。可以想象，如若以他们为首
的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社会将成什么状态？显然，又一轮的屠杀和掠夺将重新开始，又一次的
灾难将降临我们民族的头上。所以，鲁迅当时对政局的更替，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怀
疑、失望、颓唐，“寂寞的悲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心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
为这样的“革命”，决不是鲁迅所企盼的；这样的“革命党”，也决不是鲁迅所寄以希望的。因此，
1925年2月，鲁迅才会在《忽然想到》中断然地写下如此沉痛的话：“我觉得仿佛没有所谓中华
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
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
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
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輧輯訛这是鲁迅在历经了困惑、失望、寂寞之后，毅然的决断与选择。
对于那些越界的庸众，或是未越界的庸众，鲁迅是深深地失望了。他只能用另一参照系来
唤醒世人：“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
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
世纪的曙光。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輧輰訛鲁迅只能寄希望于国人
彻底的醒悟上，成为“有主义的人民”。他希冀国人能“睁了眼看”别国，在那些志士英烈的感召
下，真正摆脱了物质、兽欲，真正做到能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而牺牲一切，甚至献出生命都在
所不惜，这时，新世纪的曙光才会来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直至30年代初，鲁迅才在代表“中国的脊梁”的人们
中找到了自己希望之所托：“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
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
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
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
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輧輱訛因此，在20年代初的
历史语境中，鲁迅对阿Q不可能是“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这也就是阿Q的悲剧结局产
生的原因所在。
如前所引，鲁迅还不无忧虑地接着指出：“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
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这里，鲁迅已把《阿Q正传》的内涵与蕴意，从空间向时间延伸、
拓展。他所刻画的由越界庸众构成的“阿Q似的革命党”的这场“革命”，并不是已逝去的历史，
或许仅是一种萌端，一曲前奏，在中国的现代史上还会一幕幕地重演。鲁迅的忧虑不是没有道
理的，其后的中国历史已有了充分的证明。当然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
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
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輧輲訛不管是悲剧式的阿Q，还是喜剧式的阿Q，都构成我们人
类的这部历史，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踪影，留下他所启示的意义。
钱理群说过：“阿Q和一切不朽的文学典型一样，是说不尽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
层次的读者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与发挥，从而构成一部阿Q接受史，
这个历史过程没有、也不会终结。”輧輳訛本文愿能成为这个没有终结过程的一块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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